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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继佐的南明史撰写 

吴航  马小能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摘要：査继佐于抗清斗争失败后，为保存故国文化典制，有志于撰著和保存南明之史。为此，他咨访民间耆

旧、抗清志士子弟及遗民士夫，辑录已故抗清志士的遗文遗著，参读同时人所著南明之史，并重视求真核实。査

继佐在南明史撰述中，倾注了他深邃的著述旨意，饱含着他别具匠心的历史编纂思想，而且叙事典雅，表彰节义。

故査著南明之史，如《国寿录》、《鲁春秋》、《东山国语》及《罪惟录》中诸南明纪传，数量较多，体裁多样，内

容宏富，质量上乘。是为清初私家南明史中的佼佼者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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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明遗民史家査继佐著有《罪惟录》

一书。系记载有明一代的纪传体史书。据该书《自

序》称“此书之作，始于甲申，成于壬子”，与成于

众手的官修《明史》相比，大概早了近七十年。虽

其规模和体例皆不如《明史》，“但有自己的特色，

即虽然未免粗糙，却很少雕饰。……这是一部有其

独特的史料价值的史籍”①。实际上，无论从其著

述旨趣来说，还是就史家器局而言，査著《罪惟录》

都应该是清初私史的佼佼者之一。正因为如此，査

继佐及其《罪惟录》一度成为学界热门的研究课题

之一
②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方福仁：《前言》，《罪惟录》卷首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5

年。 

② 截至目前，笔者检得研究查继佐史事及其史著有以下文

章：王崇武《查继佐与<敬修堂钓业>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

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 10 本，商务印书馆,1948 年。金

少英《查继佐与<罪惟录>》，《争鸣》1956 年第 11 期；《罪

惟录鲁王附纪郑成功传台湾传校补》，《争鸣》1956 年第

12 期；《查伊璜著述考》，《西北师院学报》1957 年第 6

期。李新达《查继佐及其<罪惟录>》，《杭州师院学报》

1984 年第 1期。张明堂、高其岗《<罪惟录>的编纂特色》，

《盐城师专学报》1989 年第 2期。汪茂和《查继佐其人

其事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9 年第 1 期。（香港）区志

坚《略论明遗民查继佐晚年生活之研究》，香港中文大学

主办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新第 5期，1996 年；又见 

 

收稿日期：2009-09-07 

作者简介：吴航（1978－），河南信阳人，北京师范大学历

史学院史学所博士生，研究方向：史学理论及史

学史；马小能（1982－），女，河南商丘人，北

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博士生，研究方向：

史学理论及史学史。 

事实上，査继佐除撰有《罪惟录》外，尚有为

数不少的记载南明抗清的史著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

很少有学者对査著南明史加以留心。因此，对之进

行一番梳理和考述，就显得很有必要了。而且，从

中亦可透视明清易代之际躬诸行伍者对南明之史的

宗旨、看法和评价。 

一、以撰著南明史为己任 

査继佐（1601-1676），浙江海宁人。明末清初

著名学者。原名继佑，十八岁应县试时，因试册误

书为“继佐”而仍之。初字三秀，更字支三，号伊

璜。学者称伊璜先生或东山先生。明崇祯六年

（1633），査氏中举，后屡试不第。甲申国变，明朝

丘社荡覆，发生了“天崩地陷”式的变迁。对于长

期以来寄希望于明廷的知识分子来说，査氏也和他

人一样，对于突如其来的国家板荡，感到无比绝望

和万分无奈。但是，面对清兵南下，大肆屠杀，强

令薙法，他又投入了抗击清军的政治斗争中。乙酉

（1645）九月，他在好友郑遵谦的援引下，参加了

鲁监国政权，任兵部职方司郎中兼监军御史。其间，

他多次联络、筹划并指挥浙西地区的抗清斗争
③
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于《中国文化研究》1996 年冬之卷。陈长征、陈欢《査

继佐及其<罪惟录>》，《浙江学刊》1996 年第 6期。韦泽

《论查继佐与<罪惟录>的史论特色》，《徐州教育学院学

报》2004 年第 1期。韩逢华《查继佐与明史案》，《苏州

教育学院学报》2007 年第 1 期。另外，阚红柳 1999 年

以清初史家査继佐及其史著《罪惟录》为题，取得辽宁

大学硕士学位。 

③ 关于查氏（化名左尹）参与鲁王监国政权及其抗清史事，

2010 年 5 月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May 2010

第 3 期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 No.3 



 ·30·

并多次上疏鲁监国。査氏自称“自乙酉九月至明年

五月，约三十余上”
①
。然而，由于当时鲁监国政

权内部派系林立，鱼龙混杂，争权夺利，并且“浙

东任事者犹持东林门户，先生（指査继佐）作书以

告，诸君子都不省，因自号不省，或称省翁”
②
。

因此，他的呼声和抱负，竟化为“空言”、“呓语”，

而不被人所重视。丙戌（1646）五月，鲁王败遁台

州后，査氏潜回汤湖；次年夏，才得返归故乡。他

在以诗话别吴允仲及履伯时，颇多伤感。其诗云：

“草长花飞尽可伤，百年心事重他乡。主人此夜难

为客，一样江流分外长。”
③
 从此，査氏转而隐居

著述，以志保存有明一代之史及南明抗清之史。但

是，至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庄廷鑨《明史》案发，

査氏等十八人因有文名而被列诸参阅者中。后因査

氏首先检举，于系狱二百日后，始得获释。但是，

査氏虽然遭遇此劫，却始终未改初志，为保存有明

一代之史及南明抗清之史，怀铅握椠，矻矻孜孜。

因此，长期以来，学界对其多所赞誉。老一辈历史

学家、文献学家谢国桢先生称，査著《罪惟录》一

书，“凡南明诸王皆列入本纪，弘光朝仍用南明年号，

其惓惓故国之意，虽罹重辟而不悔者，于此可见”
④
。 

事实上，査氏早年在所上鲁监国奏疏中，即曾

屡屡枚举抗清志士，如举人祝渊、陆荩谊，生员董

仁、曹凤鸣及其门生沈陵诸人之节义事迹。并说：

“臣方广采节义等事，以存野乘”，旨在“为国家励

气节，长功名”
⑤
。可见，他在抗清之同时，即有

志于搜录抗清志士的节义史事。并且，査氏还希望

这些奏疏能够充任后人研究南明之史的资料，“千载

后当作一古语”。反映了査氏保存抗清史料、有志于

南明之史的自觉意识。 

然而，面对南明士大夫于抗清失败之后，或为

清廷屠戮，或自缢殉节，虽死之方式各异，然皆以

死报故国。査氏虽潜隐民间，但无时不为之隐痛。

他常常这样思考：是失败后从死？是殉节而亡？还

是隐忍苟活以保存故国文化典制呢？可以说，这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参看《罪惟录·纪》卷 19《鲁王监国附纪》（四部丛刊

三编本，商务印书馆，1935 年）及《鲁春秋》（适园丛

书本）。 

① 查继佐：《敬修堂钓业·自叙》，《海东逸史》外三种本，

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133 页。 

② 沈起：《查继佐年谱》“乙酉（顺治二年，1645）”条，中

华书局，1992 年，第 41 页。 

③《查继佐年谱》“丙戌（顺治三年，1646）”条，第 42 页。 

④ 谢国桢：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卷 1《罪惟录》按语，上海

古籍出版社，1981 年，第 8页。 

⑤《敬修堂钓业·第十一篇》，第 144-145 页。 

是经常困扰他的一个问题。长期的思考，使他对抗

清失败后的“生”与“死”，有了一个较好的定位和

权衡。査氏在《东山国语》中，记载赣南抗清斗争

失败后，杨廷麟、万元吉诸人皆以死报国，而唯有

中书舍人康范生“自念玉石不分，死无名”，而不赴

死。康氏虽遭清廷逮系，最终得脱。并于事后追记

此事而著有《守虔始末》
⑥
，备载赣南抗清史事。

査氏曾参读此书，并藉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有谓

小范何以不死？夫君子岂专以死责人者哉！”
⑦
 而

査氏本人的抗清经历，与此绝似。他在抗清失败后，

百计得脱，一年后终返故乡，遂潜隐民间，以撰著、

保存南明抗清之史为己任。此外，査氏还在所作传

论中对败亡后隐遁的抗清志士，如章日宸、何弘仁、

沈彩等人，不是持贬抑、痛斥的态度，而是说： 

越中三敢言：刘念台（指刘宗周）、熊雨殷

（指熊汝霖）、章格庵（指章日宸）是也。而越

中三洁身，则格庵又与书台（指何弘仁）、素先

（指沈彩）鼎足。素先讽谕，是比闽之刘中藻，

而书台文采颇有余。孔子曰：“殷有三仁。”三

子可以追念台、雨殷死越诸公弗后。曰：去与

死一也，而殷之去以殷存。
⑧
 

这里，“去”，就是抗清失败后隐遁；“死”，就

是抗清失败后死节。査氏在“去”与“死”之间划

上了等号，认为这两种人虽然生死选择和行为方式

迥异，但都以各自的方式践行了“仁道”，因而，具

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“殷之去以殷存”，意指

殷臣之去，就是“存殷”，“以殷存”。而今天像他们

这样的抗清志士，在斗争失败后，也应该像微子当

年离去而商朝的文化典制得以保全一样，不是慷慨

赴死，而是隐居埋名，实际上就是为了“存明”，“以

明存”；“去”之者，旨在保存故国的文化典制，使

明朝三百年的“斯文不坠于地”。由此可见，诸如査

继佐这等潜隐民间的明代遗民之用心是何等的艰

辛！又是何等的深邃！即使是在突遭残酷的庄氏史

狱，虽侥幸获释，仍心有余悸之时，他还明确而坚

定地说“为今人，将以存古人耳”
⑨
。这种百折不

挠，始终志存南明之史的追求，在清初明遗民中，

应该算是凤毛麟角了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⑥ 又称《虔事始末》。见温睿临《南疆逸史·凡例》，中华

书局，1959 年。 

⑦《东山国语·虔南语》，四部丛刊三编本，商务印书馆，

1935 年。 

⑧《罪惟录·列传》卷 21《播匿诸臣列传·沈彩传论》。 

⑨《查继佐年谱》“癸卯（康熙二年，1663）”条，第 5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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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在所撰传记中，査氏不仅讴歌、赞扬和

肯定了那些为保家护国而英勇献身、视死如归、“决

不偷生”的忠义行为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像康

范生和他本人这样的抗清志士，虽不能以死报国，

但却为保存故国文化典制而隐忍苟活。 

二、潜心搜求第一手材料 

在这种思想和精神的指引下，査氏为撰著和保

存南明抗清之信史，进行着艰苦不懈的努力。据记

载，査氏抓住一切有利时机，以记载抗清志士的传

闻轶事。“凡薄游必载笔以从，有得辄书之。即宴会

纷错，先生不能饮，众方满浮白，则引败楮缮几案，

踰日濡大墨错综之”
①
。 而且，査氏为采访史料，

曾经浮海出游，因此两次落入狂波巨浪中，挣扎起

来后，他不无风趣地说：“使吾不起，或便作汨罗解。

近颇多此，不顾地下无处着面。”因此，他采访遗事，

必求其真，不稍假借。并作诗“摭实未能周独行，

特书犹恐动时讥”
②
，自为警鸣。大致说来，査继

佐为撰著南明抗清之史，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。 

其一，潜行民间，咨访耆旧，尤注意探访抗清

志士的家属及其交游之人。 

自隐居后，査氏讲学敬修堂，十年之间极少远

游。在广东之行前，査氏结识了陈恭尹，向他了解

到其父陈邦彦的抗清事迹。恭尹，字元孝。因其父

抗清遇难，恭尹野走，潜于杭州西湖法相寺，释字

半峰，又称半僧，与査氏族弟僧听月共隐禅寺之中。

査氏自称：“子恭尹存。……而恭尹称半僧，微去，

尝挂单法相余弟听月处，听月饭之。”
③
“余晤半峰，

得从录诸幽潜故事。”
④
 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，他有

感于所著南明之史中，“独南徼多异闻，未及详”。

便于这年春天“南游过江右”
⑤
，后至广东。在广

东，他不仅访诸民间耆旧、抗清志士子弟及遗民士

夫，并参加了当地文人雅士结成的诗社，如“真社”、

“因社”等
⑥
。査氏与他们过往密切，互有诗文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刘振麟、周骧：《东山外记》卷 1，《查继佐年谱》附录，

第 100 页。又，卷 2 称“敬修讲业勿释，以是十年寡游

历。嗣以纪载独广南传闻不即真意，有奄没不可问者，

丁酉复着游屐”。（第 124 页） 

②《东山外记》卷 1，第 98 页。 

③《罪惟录·列传》卷 9下《抗运诸臣列传·陈邦彦传》。 

④《罪惟录·列传》卷 21《播匿诸臣列传·黑子僧传》。 

⑤《查继佐年谱》“丁酉（顺治十四年，1657）”条，第 48

页。 

⑥ 査继佐《东山遗集二种·粤游杂咏》（《丛书集成续编》

第 172 册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9 年）载有《步韵

和别真社诸子，有序》和《因社集人日，余□适矣，追

酬，并藉此向他们征访抗清烈士的相关史料。而査

氏的这些活动，多得之于好友金堡之助。 

关于金堡史事，査氏的记载散见于《鲁春秋》、

《罪惟录》中。金堡，字道隐，浙江仁和人。崇祯

十三年庚辰（1640）科进士，任守临清，后罢归。

唐王称帝后，入闽，以兵科给事中监军江上。后唐、

鲁争正统而对峙，査氏监军于小亹，金堡来自闽中，

联络并商谈合作事宜。但由于立场不同，弈罢而别，

各赋有《弈罢》诗。唐王失败后，金堡赴粤，桂王

用以原官。但是，由于金堡“抗直不畏强御，遇事

敢言”，不觉而坠入党争的漩涡，迹涉楚党，号称“虎

牙”，与都御史袁彭年（“虎头”）、吏科给事中丁时

魁（“虎心”）、兵科给事中蒙正发（“虎矢”）、礼部

侍郎刘湘客（“虎皮”）并称“五虎”
⑦
；且疏争孙

可望不宜封王，遭嫉而有苍梧之狱。瞿式耜曾先后

七次上疏，尽力救之，金堡终得改戍清浪。顺治七

年（1650）十一月，桂林城破，金堡削发为僧，法

号性因
⑧
。两年后，金堡皈依广州雷峰寺天然禅师

函罡座下，改法号为今释，字澹归
⑨
。 顺治十五年

（1658），査氏游粤，过雷峰寺。十二年后二人再次

相见，不禁唏嘘寒暄，旧话重提。 

当时，在天然和尚座下，聚集了不少遗民之士

及抗清烈士子弟。其中如尹右民、黎延祖、黎彭祖

等人，并且多与金堡交善，故而成为査氏探询的主

要对象。如关于张家玉抗清史事，査氏在东莞曾咨

访张氏之弟家珍（字璩子），并得知张氏详细的抗清

事迹
⑩
。其《和别璩子诗》曰：“不是逢迎浅，从来

风雨深。眼前谁故物，人外有孤吟。列史千年影，

高原斜日心。与君裁独操，太古迥遗音。”⑪而且，

他还通过好友金堡，见到了熟知张家玉诸人掌故的

尹右民。据民国《东莞县志》记载，尹右民与金堡

交往最为密切，互有诗词唱和⑫。按尹右民，讳治

进，右民其字，广东东莞人。顺治八年（1651）中

举。其父尹鉽与张家玉素有来往。唐王时，张家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补之》。 

⑦ 见査继佐《国寿录·便记·见闻杂记》，第 177 页。 

⑧ 并据《南疆逸史》卷 28《金堡传》，第 201-203 页。 

⑨《(民国)东莞县志》卷 53《寓贤略·金堡》，中国地方志

集成·广东府县志辑（第 19 册）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3

年，第 510 页。 

⑩ 参见《东山国语·粤语一》，査氏自称：“（张氏）有弟家

珍，曾识东山于东莞。故得之最详。” 

⑪《查继佐年谱》“戊戌（顺治十五年，1658）”条，第 50

页。又见《粤游杂咏》，第 392 页。 
⑫《(民国)东莞县志》卷 65《人物略一二·尹治进》，第 660

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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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荐尹鉽及其弟尹蓥，未及赴而闽陷。后张家玉起

兵东莞，尹鉽与尹蓥参与行伍之中。在一次与清兵

的交战中，尹鉽战死，桂王诰赠推官
①
。《年谱》也

称：“初，忠烈公张芷园家玉抗节南海，间有繁疑。

是春晤尹右民及张璩子家珍，纪其实。”査氏还在金

堡的引荐下，结识了抗清志士黎遂球的两个儿子黎

彭祖（俗字务光，法号今彭）、黎延祖（俗字方回，

法号今延）及族人黎启明（俗字止言，法号今堕）。

有史料记载称：“海宁査继佐至粤，访金堡于雷峰，

因得交延祖兄弟，并叹为好学笃行之士云。”
②
 光

绪年间修成的《广州府志》，在为黎遂球作传时，还

引据了査氏所作传记
③
。 

此外，他还注意向熟悉陜、川、滇等地之人征

集资料。如在广东之行的次年，査氏在珠江遇见周

旭公，并向他询及陕西、四川等地甲乙间史事。《年

谱》称“口之所述，恰如成书。先生曰：‘此可谓不

负传闻。’”
④
 又如，康熙十年（1671）年底，査氏

族侄査容（字韬荒，号渐江）从云南返归故乡，来

拜见査氏时，“滇中人物事迹以供先生采择”
⑤
。 

其二，搜求抗清志士遗文遗著，尤致意于甲申

以后诸诗文的采摭。 

综观査氏所作南明人物传，每每大量摘录他们

的遗文遗著，可以说是俯拾皆是，不胜枚举。因此

可知，査氏在探访遗民故老及抗清志士家属时，更

加注意、搜罗和抄录抗清志士所著诗文、奏疏等第

一手材料。 

査氏南下闽粤时，可能从金堡处得见瞿式耜诗

文集。顺治七年（1650），瞿式耜兵败被杀。金堡感

瞿氏当年救命之恩，从定南王孔有德处，求得领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《(民国)东莞县志》卷 64《人物略一一·尹鉽》，第 651

页。 

② 九龙真逸：《胜朝粤东遗民录》卷 1《黎延祖》，中国古

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·广东卷，燕山出版社 2008 年版，

第 61 页。又，《粤游杂咏》有《从澹归座上，□黎子务

光，赋□原韵。有序》，后改为《余友黎美周□故，长子

务光□淡归座上，答以苦父原韵，附原句。有序》。其《序》

云：“务光，乃故人美周之子。美周殉义虔州，务光偕其

弟隐雷峰处。”《止言伴淡归今释，顾我投以淡归之韵。

有序》。其《序》云：“止言初字悔生，番禺人。负义追

随弄兵诸公，□先仇，得□仇者，遂舍身为僧。既天然，

先澹归剃度。澹归每行□，必与俱。” 

③ 《(光绪)广州府志》卷 120《列传九》，中国地方志集成·广

东府县志辑(第 2 册)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

125 页。传末注明“据查继佐撰《传》”等资料修成。 

④《查继佐年谱》“戊戌（顺治十五年，1658）”条，第 50

页。 

⑤《查继佐年谱》“辛亥（康熙十年，1671）”条，第 64 页。 

藁葬，恤养瞿氏幼子，并代为整理瞿氏与张同敞（字

别山）遗稿。后来，瞿氏之孙昌文据金堡所得其祖

临难诗及被禁时所咏四十首，及金堡所作跋语而刻

之，题曰《浩然吟》。因此，査氏在瞿氏本传中，多

载录其诗文，如《谢罪表》、《漫赋》八章、《初六日

纪事》二章、《示别山》七章、《和别山》二章、《自

艾》一章、《问天》一章、《自警》四章、《忆圣跸》、

《赠别山》及《临难诗》等
⑥
。又如，《东山国语·临

门语》为张煌言作传。先略叙其生平，便称“其自

序《北征纪略》略云”，基本上摘录张煌言本人自著

之文。后又称“纪详载《苍水集》中”。而《罪惟录·张

煌言传》也称“具载《北征纪略》”。并载张煌言劝

郑成功出兵的书信，录张煌言被逮后所赋诗章。可

见，査氏确实是读过张煌言《北征纪略》及《苍水

集》的。 

其三，参阅同时人所著关于南明抗清志士史事

的论著及传文。 

査氏在搜集南明抗清史料时，还曾参读过同时

人所撰南明之史。上述康范生所著《守虔始末》就

是一例。又如，査氏与陈济生交厚，或读过陈著《启

祯两朝遗诗》。是书成于顺治十四年，重在表彰忠义；

人各有诗，诗系以传。以天启乙丙之际罹逆奄祸以

死者为一类，崇祯时殉国难者为一类，乙丙以还起

义死肥遯终者为一类。査氏称：“吾得交文庄（指陈

仁锡）子皇士，皇士尝辑诸死事诗歌，又为之序，

意勇于扶植，乃□不视。”
⑦
 在《刘永锡传》中又

说：“陈子济生为经济其丧，葬之。……济生，字皇

士，常类刻节义诗章，而系之传，于阐幽之功居多。”
⑧
 可见，査氏著南明史，所参考者应为第三类。另

外，査氏南游广东时，为撰写或补阙《张家玉传》，

还参阅了尹右民所作关于粤东抗清事迹的《纪实》
⑨
。为李光胤作传时，他还参考汪起蛟（字汉翀）

所作传草，以及金堡、袁彭年等人所著诗文
⑩
。 

其四，对所收资料绝不盲从，更是求真核实，

以期得信史。 

査继佐在历史研究中，认为道听途说，多不足

据，必须详加考核，以定是非。顺治十四年，査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⑥《罪惟录·列传》卷 9下《抗运诸臣列传·瞿式耜传》。 

⑦《罪惟录·列传》卷 18《文史诸臣列传·陈仁锡传》。 

⑧《罪惟录·列传》卷 21《播匿诸臣列传·刘永锡传》。 

⑨《东山外记》卷 2，第 127 页。 

⑩《国寿录》卷 4《李光胤传》后附“金堡《书李源白传后》”

和“袁彭年《哭李元胤十二》之四”，第 148 页。今检得

金堡《遍行堂集》卷 17《书南阳侯传后》，四库禁毁书

丛刊本（第 127 册），然所录间有错讹、增减、遗漏之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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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下闽粤搜辑史料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也可以说是，

对以往所记传闻逸事的质证和校订。如关于张家玉

史事，民间多误传其曾投降李自成农民军。而弘光

立国后，刑部尚书解学龙又仿照唐制，定“从贼”

之罪，张氏被纳入第五等“应徒”之列
①
。后来，

张氏在增城抗清身死。査继佐为其作传，对所传“从

贼”一事有所怀疑。在广东，査氏在会晤张家珍并

尹右民后，始得真实，很高兴地说：“吾前传庶不诬

也。”
②
 并在张氏本传中叙入其《陈情书》和《移

牛金星书》，特以佐证。又如，隆武政权败亡后，有

传闻说，除曹学佺殉节以外，闽中大臣或避或款。

对此，査氏有些质疑。于是，他进行了一些考察工

作，发现事实原非如此，还有王祁、黄大鹏等十四

人。査氏自称：“郧国（郧国公王祁）而起，至于坚

守不去，能以身殉，在丙戌秋冬之间者，吾由事后

考之。”
③
 

由此可见，査继佐为撰著南明抗清之史，他不

但访询民间故老、抗清志士子弟及遗民士夫，搜求

抗清志士的遗文遗著，还参阅了同时人所著南明史

之论著，并重视求真核实。在此基础上，陆续撰著

了一系列数量较多、体裁多样、内容宏富、质量上

乘的南明史著作。 

三、多种南明史著述 

査氏一生，著述宏富，“全集计一百二十册，

约八千余页”
④
。据有学者考证，査氏自著、倡和

诗以及选辑作品、八股制艺等，多达七十二种。这

是目前所知査氏论著最多、最详实的数目
⑤
。其中，

除《罪惟录》外，还有《鲁春秋》、《国寿录》、《东

山国语》诸书。这些著作，都是査氏致力于南明抗

清之史的重要著作。以下就各书及其有关南明史事，

略述梗概。 

《鲁春秋》。这是一部纲目体史书。专记鲁王

监国始末，兼及福王、唐王、桂王政权史事。始于

郑遵谦起事，终于张煌言死难。是书“以监国纪年，

而分注隆武、永历之先后”，凡“公侯以及氓庶有关

神器之存亡者，必尽书其名”，其大旨在于“存正韵”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《南疆逸史》卷 7《解学龙传》，第 56-57 页。 

②《查继佐年谱》“戊戌（顺治十五年，1658）”条，第 50

页。又见《东山外记》卷 2。 

③《东山国语·闽语三》。 

④《查继佐年谱》“乙卯（康熙十四年，1675）”条，第 68

页。 

⑤ 金少英：《查伊璜著述考》，《西北师大学报》1957 年第 1

期，第 2-16 页。 

“遵正朔”、“志职官”、“正人心”
⑥
。此书最重要

的特点及价值所在就是，由于作者曾涉足其间，躬

与其事，并于事后笔之于书，故所记“原原本本，

具有条理。……直叙其事，最为翔实，不似他书之

纰漏”
⑦
。《年谱》称，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査氏始

著《鲁春秋》上下两卷。又据《沈序》，康熙八年

（1669），査氏嘱托沈起校葺而成是书。可见，此书

起草于《罪惟录》之后而成于其前。而且，《罪惟录·鲁

监国附纪》文字多与本书相同，盖据以删润而成。

今本不分卷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张钧衡从査氏裔孙

世沣处借录东山手稿本，并刻入《适园丛书》
⑧
。

这是此书刻本之始。1961 年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

又将之排印入《台湾文献丛刊》第四辑，为总第 118

种。 

《国寿录》。它是记载明末浙江地区抗清的一

部重要的传记体史书。其特点就在于据事直陈，无

所避忌。正如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前言》所说：“它广

泛而生动地反映了钱塘江两岸反清队伍中各个阶层

的代表人物的真实面貌。……都能有血有肉地反映

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。”但是，《年谱》及《东山外

记》，都未曾提及《国寿录》一书。据《前言》称，

“根据内容看，特别是和《罪惟录》比较，他的写

作应该早于《罪惟录》，大体当在 1649 年（清顺治

六年，己酉）何腾蛟殉国之后，1657 年（清顺治十

四年，乙酉）作者游粤以前。……《国寿录》很可

能就是《知世编》之原名”
⑨
。原书四卷，后有《便

记》一卷，原为插花山道古廔马氏藏东山手稿本。

1959 年，中华书局据上海图书馆藏吴骞朱校本和陈

乃乾题识本，略加点断，印入《晚明史料丛书》中。 

《东山国语》。此书记载南明抗清殉节诸人传

略，分区编排，以地系人。据査氏自称，凡十五国

语。今所见为《浙语》七，《舟山前后语》各一，《临

门语》一，《虔南语》一，《江右语》二，《中州语》

一，《楚语》一，《闽语》四，《粤徼语》一，《粤语》

三，《西粤语》二，《台湾前后语》各一。另有沈起

补辑《国语补》、《墨子语后自序并诗十九章》。据有

学者考证，此书原名《国语》，所谓十五国语，已散

佚《南语》、《北语》、《琼崖语》等部分
⑩
。按《东

山国语·台湾前语》有言“迄今丙辰兵辑”，则知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⑥ 沈起：《鲁春秋序》，《鲁春秋》卷首。 

⑦ 张钧衡：《跋语》，《鲁春秋》卷末。 

⑧ 査世沣：《识语》，《鲁春秋》卷末。 

⑨ 参见《国寿录》卷首《前言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 年。 

⑩ 姜殿扬：《东山国语跋》，《东山国语》卷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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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辰（康熙十五年，1676），査氏在去世之当年，仍

在坚持撰写或修缮《东山国语》一书。并且，将《鲁

春秋》、《国寿录》、《东山国语》三书与《罪惟录》

南明人物传比读，不难发现，《东山国语》与《罪惟

录》有着更深层、更直接的关系。不仅表现为文字

上多有雷同，而且二者论赞多有取舍的痕迹
①
。原

书题签为“査东山稿”，不分卷。1935 年，商务印

书馆据海宁张宗祥铁如意馆传钞本影印入《四部丛

刊三编》中。 

《罪惟录》。其所记南明史事，多散见于《安

宗简皇帝纪》、《鲁王监国附纪》、《唐主附纪》、《桂

主附纪》、《韩主附纪》以及《武略》、《致命》、《抗

运》、《播匿》诸列传之中。大概是依照纪传体例，

对《国寿录》、《鲁春秋》、《东山国语》诸书内容的

调整和润饰，是把南明史置于有明一代之史的前提

下而作出的新成果。 

另有《敬修堂钓业》一书，系査氏于抗清失败

后结集而成的奏疏残本。査氏自称，当时所上奏疏

多达三十余通，皆就抗清具体事宜而发，并非“非

时之鸣”。然因时局动乱，辗转于抗清之间，“沦废

过半，仅存十五”
②
。“是由当事人所反映的当时实

际情况的第一手资料”
③
。 

四、成熟的编撰技巧 

査继佐撰著南明史之前后，广搜博采，辑佚补

阙，并注意辨伪考订，为撰著南明史倍极勤奋，用

力甚深。总的来说，他的南明史编撰，具有以下几

个特点。 

其一，对南明这段历史的巧妙处理，显示了他

圆熟的编纂技巧及客观的求是态度。 

南明这段历史，在清初四十年，既是一个历史

问题，又是一个现实问题。它不仅关系明朝灭亡的

历史，也涉及清朝立国的现实，实际是彼此媾合，

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一个难题。很长时间以来，

如何处理这个复杂的问题，不管是官方，还是私家，

都着实为之感到为难。因为这是一个隐藏地雷，且

时刻即会发生爆炸、带来麻烦的危险地带，稍有不

慎，可能会遭到清廷的黜陟或杀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关于《东山国语》究竟是成于《罪惟录》之前，或系《罪

惟录》列传之删余，还是《罪惟录》之别出，学界一直

无有定说。参见《姜跋》及谢国桢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

卷 9《东山国语》按语。 

②《敬修堂钓业·自叙》，第 133 页。 

③《海东逸史》外三种之《前言》。 

就有明一代之史而言，把洪武至崇祯诸帝列入

《本纪》，是无可非议的。但是，对清兵入关并定鼎

北京之后，建立起来的南明诸王朝之统绪的处理，

显得尤为棘手。因为，他们已经不能属于真正意义

上的“正统”王朝，只能算作“一线绝绪”而垂死

挣扎，摇摇欲坠。若把他们列入表示正统的《本纪》，

则显得未必合适；而置于《列传》之中，则更不符

合历史事实。而査继佐对这段历史，作了精心的安

排和布置：一方面，他视南明第一个政权“弘光”

王朝为正统，以承崇祯之绪；另一方面，又把其他

南明地方政权以“附纪”的形式列于《安宗简皇帝

纪》之后。“附纪”作为纪的一种形式，是继“载记”

之后出现的又一新形式。这是査继佐在明史，尤其

是南明史研究中的创新。这一形式的运用，既阐明

了南明政权对明朝正统的继承及其抗清斗争的正义

性和合法性，又在形式上表明它们已经不是全国性

的统一政权。因而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

时代性和特殊性，可谓恰大好处，很有见地。同时，

也在一定程度上，表明査氏作为一位明代遗民，南

明抗清力量中的一员，对于故国惨败的痛惜之情，

以及对南明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这段客观历史的承

认、接受和正确对待。并且，行文之间，措辞缜密，

尤以《安宗本纪》及《鲁王》、《唐王》、《桂王》、《韩

王》诸附纪为著。诸纪直用南明诸王年号，显示了

作者的民族气节和反清立场
④
。体现了査氏尊重历

史事实的客观精神和求是态度。对清廷称号，入关

前后亦有所不同。对入关以前的清兵称“东师”，入

关以后则称“北师”、“满师”、“内师”，与地处长江

以南的南明政权相对而言，也在某种程度上，承认

了清军对北方领地的占领。 

其二，善于谋篇，注意把握传主各自的特征。

如叙言官，多枚列其具有代表性的章疏议论，言辞

恳切，神采飞扬，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；

传壮士，往往写其临危不屈，视死如归，赋诗自表，

使读者至今犹想见其人；绘奸臣，对其树党植私，

党同伐异，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而大肆着墨；写

武臣，就其骄横跋扈，各自为政，相互为战而肆情

奋笔。这样一来，不仅保存了丰富真实的原始材料，

而且也可以更加真实地塑造历史人物，使其有血有

肉，栩栩如生。正如章学诚所说，这种叙事，“传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 参见张明堂、高其岗：《<罪惟录>的编纂特色》，《盐城师

专学报》1989 年第 6期，第 90-9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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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如其人，述事适如其事，无定之中，有一定焉”
①
。 

同时，在叙述历史事件时，多用民间广泛传播、

流行的谣谚。如，记载弘光政权建立后，都御史方

震儒等疏请捐饷募兵入卫。査氏采用了当时陪都南

京流行的谣谚“扫尽江南钱，填塞马家口”。用以说

明马士英上台后，大肆搜括钱财，中饱私囊。又如，

记当年十二月马士英与阮大铖连手，把持朝政，大

树私党，如杨维垣、张捷、蔡亦琛诸人皆互相勾结，

因缘作奸。他们勇翻三案，重颁《三朝要典》，党同

伐异，再次掀起新一轮的派系斗争。査氏不仅直书

其事，并以民间流行的谚语“马阮张杨，国事乖张”

加以说明。反映了马、阮等人为私人利益集团，而

不顾国家安危存亡，也为他论述抗清局面日趋萎缩

并终归失败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。再如，弘光元年

二月，马、阮在政治上得势后，又互相援引私人，

以加强其军事上的控制。阮大铖荐举马士英子马锡

为总兵，主持护卫；马士英又举其同乡杨文骢之子

杨鼎，“骤应节钺”。査氏再次引用了当时南京流行

的谣谚“杨马成群，不得太平”
②
。可以说，采用

民间广泛流播的谣谚，更加生动、真切地说明了历

史事实。不仅有助于认识历史事件本身，还可以增

强历史叙事的趣味性和艺术性，也更能反映当时的

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。 

其三，査氏不仅在纪、传中多附录殉节诸臣及

生徒的姓名，还往往在传、论中叙入抗清志士身后

的逸闻轶事。或借用他人对抗清烈士的评论，或略

述抗清志士子嗣之存亡，或枚举诸人为抗清壮士所

作传文，或胪列世人自发为烈士办理后事，以此彰

扬烈士的忠义行为。可以说，在历史编纂上，査氏

深得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之遗法。 

如，张煌言壮烈牺牲后，成为人们一时的谈资；

毁誉任意，众说纷纭。有鉴及此，査继佐记叙了清

初民间、学界、官界诸人对张煌言的评价。 

时有腐儒宋者谩言：“张徒扰边耗饷，其卒

为吾等忧。究何所为？何不自觅死？乃烦今日

东顾仆仆！”适常镇内使李座闻之，变色语宋：

“足下不知大义，莫弄舌。彼食其食，事其事，

苟偷生，曷早入款？”宋犹哓哓。李大叱之：“彼

欲明白死，万耳目见闻，做一顶天立地汉，岂

肯轻付沟洫？若不闻前者海沸星陨，是为谁

来？此去伏法西市，刀头尚有余香。”同座李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卷 5《古文十弊》，叶瑛校注本，

中华书局，1985 年，第 508 页。 

②《罪惟录·纪》卷 18《安宗简皇帝纪》。 

怙，名屺源，语李：“明多忠臣，此亦其一。”

李曰：“不然，明即多忠臣，未祀得此，为三百

年生色。譬弈者终局，哄一着，一着不□，虽

败气犹壮
③
。 

对此，査继佐仅用了“嗟！语出旗下，却可为煌言

志铭矣”，寥寥数语，略加剖辨。并增叙康熙十二年

（1672）杭人张文嘉、松场里人曹老、李屺源、僧

问石等改葬张煌言诸烈士事，藉以表达对抗清志士

的景仰和追怀之情。这段虽被査氏置入《外志》之

中，却因有其特点而不可埋没，应为査氏南明史著

作中的传神之笔。 

其四，査继佐对于明末农民军，采取了分别对

待的态度。一方面，他站在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立场，

对颠覆明朝的农民军，持着敌对、仇视的态度，而

高呼为“贼”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参加抗清斗争的农民

军及领袖，他又屡屡高张其义，乐于表彰。如，他

赞扬李定国“未归命时，已注心汉家，思反天物。

及归命后，武功赫濯，胜势十倍。复严关，殒定南

（定南王孔有德），恢粤西，摧敬谨（清敬谨王），

一再难，东粤无与衡。护安龙，定内难，足以经略

中原。……至势穷力促，挟空名而偷息天外，百世

之后，尤想见其为人”。
④
 又称“张之孽李定国匡

勷辛丑以前，李之孽李来亨复固辛丑以后，而义皆

不可没。然而来亨之功又浮于定国。何则？戊申历

益算三年，谁延之？”⑤ 农民军在明朝被满清贵族

夷灭之际，尚能英勇赴难，独挡一面。在后期的抗

清斗争中，坚持不懈，延续明朝统系至后，其功实

不可没！据此，在《东山国语》、《罪惟录》中，査

继佐为李定国、刘文秀、白文选、李来亨、郝摇旗、

刘体纯等人立传，大书而特书。 

与此相比，诸本《明史·流寇列传》则一笔带

过，讳而不言。而且，即使是在官修《明史》吹生

下的《南疆逸史》，在记载农民军抗清方面，也要比

査著南明史逊色一些。《明史》开局后，著名史学家

万斯同鉴于官修“《明史》以福、唐、桂、鲁附入怀

宗，记载寥寥，遗缺者多”，规劝好友温睿临“专取

三朝，成一外史”
⑥
。后终成《南疆逸史》一书。《南

疆逸史》是一部典型而出色的纪传体南明史。但是，

所记农民军抗清史事，仅为李定国、白文选二人立 

（下转第 85 页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《罪惟录·志》卷 32《外志·诸臣传逸》。 

④《东山国语·粤徼语》。 

⑤《罪惟录·列传》卷 9下《抗运诸臣列传·李来亨传》。 

⑥《南疆逸史·凡例》。 




